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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挖笋行动纯属临时起
意。同事们相邀着去乡村踏青，没有
很清晰的计划和目标，只为奔向大自
然，不辜负这美好的春光。

车子在一路闲聊、一路赏景中驶
进了瑞金市泽覃乡地界。泽覃原名安
治，取百姓平安、社会稳定之意，因
毛泽覃烈士牺牲在此，1969 年更名泽
覃，是为纪念。泽覃乡离县城不算
远，保留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森
林、河流、耕地，几百年来未被破坏
和污染过，如今又修通了公路，真是
春天踏青的绝好去处。

一到泽覃村口，我们就像刚被打
开笼子的鸟雀，不顾了平日的矜持和
体面，飞也似地奔向原野。沿着一条
清清浅浅的小溪，我们且行且探索，
无论是看见一丛野菜，还是捡到一株
中药材，都兴奋不已。河边修了一条
游步道，两岸绿树成荫，煞是清幽。
潺潺的流水声，叽啾的鸟叫声，无不
令人心旷神怡。

就这样走向了一片竹林。吸引我
们的是几个正在吭哧吭哧挖竹笋的男
人，只见他们围着一个小土堆，撅着
屁股，埋着头，用小竹枝不停地掏挖
着什么。近前一看，原来是笋，又鲜
又肥的大竹笋。起先我们不以为意，
围拢过去参观了一会儿，见他们只能
掰下笋的上半部分，不觉甚为可惜。
心想，要是换作我，断不至于如此暴
殄天物。

这时，一位在竹林中转悠的男同
事突然大声惊呼：“快看，这里好多
笋。”我们走过去，瞧着黑黢黢的泥
土，果然看见几片极小的笋芽儿正在
冒出土层。虽然笋出土前总有迹象，
比如那一小块泥土会略微抬高，会变
得更加松软，但从颜色上不易辨别。
如此细微的变化，以我的视力是极难
发现的。要挖吗？我们有些纠结，毕
竟没有锄头等工具，挖起来难度很
大。“就当一次体验呗。”不知是谁先
提议的，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于是
纷纷去各处寻找“工具”。幸而竹林里
有不少被人砍下的小竹枝，有的还削
出了尖尖的利刃。我挑选了一根，试
了试，甚为趁手。

挖笋行动正式开始，我占据了一
块地盘，将笋周边的泥土一点点刨
开。随着土坑越挖越深、越挖越大，
竹笋渐渐露出了完整的形状。哇，比
我想象中的还要大，我有十二分的欣
喜，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麻利。今年
开春后，我还没有吃上笋呢，要是能
炒一盘自己亲手挖的笋，想想都妙不
可言。挖得差不多了，就得想着怎么
把它掰下来。然而掰笋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手上一使劲，笋应声而断，
只掰到顶部的一点点，相当于下半截
笋都被浪费了。我十分懊恼，原来自
己和之前遇到的挖笋人没什么区别。
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并不如心
中所愿，眼高手低是多么容易犯的错
误。

直到去田边挖野菜的女同事赶过
来，情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她带了
一把水果刀，原是用来割野菜的，恰
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笋挖至根部
后，用水果刀在没有老到割不动的最
佳位置拦腰一切，再用力一掰，我们
就得到了一截完整的笋。有了这把水
果刀，我们简直如虎添翼，那个视力
好的男同事不断发现新的目标，我和
另外两位同事不断挖开一堆一堆的土
丘，将笋整个地刨开，拿水果刀的女
同事则不断地奔忙着过来切笋。春风
吹拂着我们汗涔涔的脸，如此默契的
合作，简直让人想放声高歌一曲。几
个来村里采摘艾草的女人，提着蛇皮
袋十分羡慕地望着我们。我猜，她们
要是带了工具，保准也会挖上几个。

一个小时过去，我们战功赫赫，
几个塑料袋装得鼓鼓囊囊的，由男同
事拎在手上，说说笑笑朝竹林外走
去。在小溪边洗净了双手，时间已近
正午，肚子也已咕噜咕噜唱起了空城
计。一个同事提议：“找一个农家乐吃
午饭去。”大家一致赞成。来到农家

乐，挑了个大笋交给
店家，嘱他们配腊肉

炒上一盘。不多
时，春笋炒腊肉
端上桌来，红的
红、白的白，油
油地泛着亮光，
夹一筷子入口，
香脆爽口，不亦
快哉。

挖笋记
□ 朝颜

3 月 21 日，星期六，阳光洒满了桑植的每一寸土
地，仿佛是大自然为这特别的日子披上了金色的盛装。
这一天，举行了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桑植
县人民、洪家关的父老乡亲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恩之
情，举办了一场以“门口挂盏灯，照亮前行路”为主题
的系列红色文化灯会，共同缅怀先烈，传承那永不磨灭
的红色血脉。

清晨，阳光温柔地洒在贺龙广场上，这里即将举行
缅怀贺龙元帅的献花活动。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怀着
崇敬之心，手捧鲜花，缓缓走向贺龙元帅的雕像，献上
最诚挚的敬意。那一朵朵鲜花，如同人们心中对元帅的
思念与敬仰，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与此同时，非遗展示活动也热闹非凡。迎宾鼓的声
音雄浑激昂，仿佛是历史的战鼓在敲响，唤醒了人们对
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舞龙灯的队伍龙腾虎跃，巨龙在
人群中穿梭，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桑植仗鼓舞
的舞者们步伐矫健，手中的仗鼓发出清脆的声响，传递
着土家儿女的热情与豪迈；土家摆手舞的舞者们翩翩起
舞，展现出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桑植花灯、桑植九子
鞭、桑植民歌，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如同璀璨的明
珠，在活动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最令人瞩目的当数点灯仪式。贺龙后代代表在贺龙
桥上点亮主灯，那一刻，灯光照亮了整个洪家关。紧接
着，130盏灯在全场数万人齐唱《门口挂盏灯》的歌声
里同步点亮，那温暖的灯光，如同元帅的精神，照亮了
前行的道路。玉泉河两岸，数千盏有线明灯缓缓升空，
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寄托着人们对元帅的思念与敬
意。2050盏祈愿灯被放入玉泉河，它们顺着河水缓缓流
淌，带着人们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飘向远方。

活动现场，无数学生唱响了《灯火里的中国》。那
清脆的歌声，如同天籁，在洪家关的上空回荡。他们用
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整个活动从上午九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
半。数万群众相聚洪家关，赴这场红色之约。他们在这
充满温度的活动中，汲取着前行的力量。贺龙元帅的精
神，如同那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桑植人民的心田，激励
着他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这一天，桑植因这场红色文化灯会而熠熠生辉；这
一天，红色血脉在每一个桑植人的心中奔流。

难忘的红色文化灯会
□ 谷成岗

春雨淅沥，临窗遥望，远山被薄雾晕染成一幅淡墨
画卷。错落的屋舍隐于烟岚之间，而小溪畔那座竹楼，
如酣睡的孩童，安安静静地卧在雾霭里，伴着潺潺水
声，正沉睡在悠长的梦乡。

这是我住了多年的老屋，是刻在武陵山脉深处，最
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清风裹挟着草木香拂来，恍惚
间，母亲哼唱的 《摇篮曲》 又在耳边响起：“睡吧，睡
吧，我亲爱的宝贝……”那段被溪水与竹影包裹的岁
月，瞬间涌上心头。

竹楼依溪而建，紧邻家里的菜园。起初它只是一间
简易竹舍，专门存放撮箕、箩筐、扁担、蓑衣等农具。
将竹楼搭在溪边，一来方便劳作后休憩，二来离菜园
近，运送肥料格外便捷。但后来，竹楼成了全家最安心
的居所。

儿时的日子，绕着竹楼、菜园与牲畜打转。家里养
着黄牛和猪，每日清理圈舍是我的必修课。黄牛食量极
大，若两日不扫牛栏，粪便很快堆积如
山，引得蚊虫肆虐。我便每日仔细清
扫，也让牛身保持清爽。猪圈也是。清
理的粪便成了菜园最好的肥料。

闲暇时，我也帮父母在溪里洗净农
具，再放回竹楼晾干。竹楼上摆着一张
竹床、两把竹椅，累了便坐下歇一歇，
倦了就躺下来小憩。夏日里，清风穿
楼，十分惬意。睡熟后，父母总会悄悄
拿来干净的厚衣服盖在我身上。有时，
我会带着书本在此阅读。春日里，绿荫
遍野，蛙鸣阵阵，正合“门外无人问落
花，绿荫冉冉遍天涯”，也合“天街小雨
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父母特意为
我在竹楼摆上书桌。现在想来，这方小
天地，不知藏了多少他们盼我成才的满
心期许。

暮春时节，莺飞燕舞，竹楼旁的两
丘稻田生机盎然。稻田施肥以牛粪、猪
粪为主，十分肥沃。田埂的通水便道里
藏着泥鳅和黄鳝，我总爱蹲在田里，用
泥巴堆起“城墙”，再舀干浑水，让它们
无处可藏。一番折腾，满身泥巴，却满
心欢喜。这时，父亲浑厚的呼唤总会传
来：“文华——回家吃饭啰——”悠长的声音在田野间久
久回荡。

父母深谙“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日里从无片刻清
闲。他们奔波在田间地头，或是照料秧苗，或是种下玉
米红薯，或是侍弄菜园菜苗。即便劳作辛苦，母亲从不
扯我做农活，总把我送到竹楼看书，也不让父亲安排我
干活。在她心里，读书就是我走出大山的路。

可我终究辜负了这份期盼，第一次高考落榜。看着
母亲操劳的身影，我满心愧疚。可母亲没有责备，只坚
定地让我复读，勉励我上大学。为了凑齐我复读的学费
和生活费，她变卖了为自己准备的棺木。此后，她翻山
越岭挖药材，深夜举着火把培育蔬菜，农闲时捡拾稻田
里的米线，一分一毫地攒钱。她的背愈发佝偻，手上老
茧愈发厚重，却从不说一句苦。

后来我参加工作，想接母亲进城安享晚年，可她依
旧要留在农村。说我在城里买房、结婚处处要花钱，还
攒点钱。

岁月流转，世事无常。父亲先走一步，留下母亲守
着老屋、守着竹楼。后来母亲进城和我同住，我便很少
回老家，竹楼渐渐没了烟火气。去年母亲也永远离开了
我，心里顿时空落落的。

时光一天天侵蚀，独自在山野承受风霜的竹楼，终
究没能抵挡住岁月。屋顶竹料被掀落，四壁透风，摇摇
欲坠。我满心不舍，却无能为力，此后每每想起，总黯
然泪下。

这座简陋的溪畔竹楼，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与少年
时光，藏着父母最深沉的爱。它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
湾，永远的精神归宿。

如今，竹楼虽残破，可它却早已完整地“移驻”到
我心底。

岁岁年年，永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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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华

离张家界市区20多公里处，藏着一片
浩瀚林海——石长溪林场。

这里，有万亩杉海，有珍奇古树。百
鸟翔集，走兽安居。

这里，是武陵山脉生态标杆。

一

2026年仲春，去石长溪林场采风。
这座建于 1958 年的国有林场，古木、

走兽、飞禽，万物共生，野趣盎然，一派
原生态的自然盛景。

这天，他们带我见了这片森林中的
“两位王者”。

一棵是马尾松，年逾五百岁。
站在马尾松下，抬头望，心瞬间收

紧。这棵阅尽人间风雨的老松，粗枝虬曲，
高大的身躯好似入了云端。黢黑的枝干全
是深皴，盘根错节，如一条条巨蟒。古藤低
垂，青苔满布。碧空，一块块在隙外。

一棵是杉木，年逾三百岁。
几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着。这棵古

木，如一位隐者，藏在龙窝分场的群木之
中。

几百年的时光，并不曾让它沾上一丝
暮气。还如壮小伙，灰褐色的主干笔直，
新枝浅绿。一簇簇深碧色披针形的叶，每
片都坚挺着，犹如一柄柄刺向天空的剑。

“两位王者”四周，荆棘遍布，老木丛
生。

一丛丛野生珙桐，枝头正热烈地开着
比拳头还大的花朵。绸缎般的白花瓣，包
裹着紫黑花序，复又在两侧散开，花序探
头露尾，犹如一只只正展翅欲翔的和平
鸽。风一动，似乎都要竞相飞起来。

远处，野花、溪涧。白岩壁上古藤倒
悬。林木葳蕤繁盛，一片欣欣然。

“林间有狗熊的。”陪我采风的肖副场
长说。话音未落，一只锦鸡扑棱棱从面前
飞过。足有一米多长，金黄色的头，深红
的腹，长长的褐红尾巴。一溜烟隐入林
中，不见了。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待我缓过神，
肖副场长微笑着说，“老百姓管它叫金
鸡，说是凤凰的祖先。”

二

这天，我们是三人行。
肖副场长、林场办公室主任、我。
人少，山静。
清风入林，甚是惬意。
在山中漫步，边走，边聊。

“这些奇珍异兽，都成了我们亲人。”他
俩说，“咱林场职工，好多都是祖孙三辈。”

他们说，在这片森林深处，有云豹、
金雕、穿山甲，有林麝、猕猴、小灵猫，
还有，能如婴儿般啼哭的娃娃鱼。等等。

这里土生土长的木本植物，有千多
种。

只有中国才有的，就有好多种。说到
这里，他俩似乎都开始激动起来。

你看，有古老的第三纪孑遗植物珙桐，
冰川期幸存的珍稀树种。有一亿多年前的
孑遗植物香果树。有稀罕得很的“植物龙
凤”钟萼木。有世界著名的观赏树马褂木，
当然，珙桐也是世界公认的著名观赏树，
香果树更是森林中最美丽动人的树。

咱石长溪的深山老沟里，啥都长。什
么龙虾花、乌岗栎、长果安息香，一眼望去，
咳，望不穿头。

边聊，我们边沿溪而上。
溪边，挺立着一棵棵高大的红豆杉。

这些中国南方的常绿乔木，每一棵，都垂
着葱郁的弯镰似的大枝叶。

“千枞万杉，抵不得红榧一枝桠。”我
忽然想起这句老话。红豆杉又叫红榧，耐
荫喜湿，生长极慢。或许正因长得温吞，
材质上好，致密又耐腐，被人们誉为“植
物中的大熊猫”。

这些稀罕的植物，和各样稀罕的动
物，世世代代，在石长溪林场共繁共生。

三

言谈间，步行到龙窝工区。这是石长
溪林场最早的办公点。

办公点旁，是职工宿舍。一位老态龙
钟的妇人，正靠在长椅上沐浴阳光，安然
自若。

“咱林场老员工。九十多了。”肖副场
长说，“她儿子七十二，也退休了。都在
林场干了一辈子。”

“场长也是‘林二代’，”肖副场长望
了望办公室主任，又看向我，“主任和
我，也几十年都在这，没挪过窝。”

后面了解到，已近天命之年的肖副场
长，十九岁就来了林场。

一干三十多年。那时的林场，不通
车，不通电。“白天，我们巡山。夜晚，
煤油灯‘巡’我们。”他说，“刚来时，每
天的任务就是栽树。”

“挖坑、夯土、浇水，全是体力活。主要
栽杉木和马尾松。当然，也栽其他的。”

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往事，如电影片
段，潮水般汹涌而来。

——
那些年，天刚麻麻亮，大伙儿就从床

上一骨碌爬起来，扛着锄头顶着星星上山
栽树。每年从深秋开始，一直忙完整个冬
天。山上的北风呼呼地吹，一大群人，却
都在地里冒汗。傍晚回去，脱开棉袄，里
面的衬衣全是湿的。

一锄一锄地挖地，一锄一锄地翻土，
一锄一锄地挖大坑。

大坑要圆，要深。一天挖多少坑，林
场有任务。一些年轻的女职工，手上磨得
全是血泡，边挖，边哭。

二月，寒风还未退去，便开始蚂蚁驮
家般，从山下拖树苗上来。男的女的都去
肩扛背负。把膝盖高的树苗，一捆捆往山
上挪。

背苗，差不多都要忙个把多月。
慢慢地，植树节到了。不，应该说，植

树的天气到了。在林场，只要天不太冷，天
不太干，苗能活，天天都是植树节。

林场的老员工，挖坑拖苗都一声不
吭。只吭哧吭哧干活。问急了，就一句，
前半生砍，后半生栽。守住林，就是守住
了根。

石长溪林场主产杉木，曾是中国南方
杉木主供区。2.6万亩的林场，1.6万亩是
杉木林。那时期，国家下砍伐指标，统购
统销。石长溪林场和福建、江西、浙江、
两广的林场一样，按安排提供木材。北方
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主供红
松、落叶松、樟子松。地处中国南方武陵
山脉腹地的石长溪林场，主供杉木、马尾
松。

从1958年建场，到国家全面停止商业
性采伐，石长溪林场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
10.8万立方米。建场后的一二十年，主要
是造林、抚育。当然，中间也有适度采
伐。1980年至1990年，这十年，林场杉木
进入丰产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林场实行
全额拨款。七八十年代差额拨款。八九十
年代，自收自支。林场设伐木工、造林
工、抚育工、护林员。自收自支后，林场
主要靠木头吃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地处长江中上游
重点片区的石长溪林场，由砍转护。2000
年，张家界纳入天然林保护工程 （简称天
保工程），原始林、次生林禁伐。林场的
收入，由“伐木为生”，变为“半伐木头
半营林”。伐木，只能去人工林。

日子一天天捉襟见肘起来。
2005 年，张家界各林场陆续全面禁

伐。
政策转型时期，林场职工靠“天保工

程补助”、摸索营林过生活，日子十分艰
难。

但林场的干部职工，造林、养林、护
林，却始终躬身践行。对苗木的感情，似
乎已融入血液，成了一种信仰。

20世纪90年代，老场长张世锦、技术
员李华升、护林员田开发等，人们至今印
象深刻。张世锦在任13年间亲手栽下杉树
300多万棵，带领林场职工新造人工杉林1
万多亩，更新、补植、低产林改造 6000
亩。李华升是这个时期张世锦手下的造林
技术负责人，执行造林设计、养苗、抚
育、病虫害防治，白天黑夜扎在山上。护
林员田开发和妻儿都在林场工作，被林场
人喊作“林场活地图”，带头栽树、护
林。有回，巡山被枯树砸破头，缝了二十

多针，躺下来休息不足一天，放心不下山
坳的那片林，爬起来又继续巡山。

那时期，几十公里的防火带，严格到
每周必须清扫。

张世锦、李华升、田开发，被誉为20世
纪90年代石长溪林场的“造林黄金三角”。

2012年，大学毕业的“林三代”覃志
龙，开始为山林建“现代化档案”。把父
辈手绘的一张张山林地图，用手机、无人
机、电脑，升级成精准数字资料。把每棵
树的树种、树龄、生长状况都具体数字
化。2018年，他用生物防治法，保住了遭
遇病虫害的2000亩杉树林。

一辈一辈的林场人，执着而坚定地守
卫在这片森林里。

四

2015年，全国国有林场改革。
国有林场职责发生根本性转向。从

“以木材生产、经营创收为主”，转为“生
态保护优先、公益属性强化、多功能现代
化发展”。

地处张家界的石长溪林场，由自收自
支事业单位，变更为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

2016 年，石长溪林场在亚果山建成
300亩的国家储备林基地。

在龙窝、青菜溪、总岭垭、总部四个
工区，石长溪林场始终不懈努力，建成大
尺径杉木林培育基地逾万亩。

林下，林场发动干部职工栽满中药
材。有三四年就受益的黄精，也有两年就
可采摘茎叶的淫羊藿。

石长溪林场，一步步走上生态养护新
征程。

五

总部不远处，是一望无垠的森林花
海。

我去的那天有雾。一片高山雾海。当
太阳红球似的跳出来时，雾气一点点消
弭。大片的鹿角杜鹃、珙桐花从云雾里慢
慢探出头来。

须臾间，天地尽染紫白，恍入清妙幻
境。

鹿角杜鹃是石长溪林场春天里最坚实
的底色。公路边、林地里、山崖上，无处
不在。开阔处有，林木间有，悬崖中有。
一簇簇浅紫大花，争相往外抻着头，娇
媚、热烈。

一丛丛白芨迎着风，花穗在湿润的草
木间悠然摇摆。淡紫的鸢尾，像一层层绸
缎，在林场沟壑间漫山遍野地铺呈着。

……
繁花似锦，溪涧遍布。

六

21世纪20年代的石长溪林场，慢慢建
起几十公里的康养林道，多个观景台，多
个休憩亭。

最出名的，莫过于七姊妹观景台。
七蔸尺多粗的灰柯抱团而立，蔚然成

势。站在七姊妹树下，浓荫覆顶，清风穿
林，负氧离子沁人心脾。

抬眼望去，远处的天门山雄奇凌空，
七星山绵延列星，蔚为大观。近处的天门
山镇阡陌纵横，田园如画。层层叠叠的梯
田里，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错落的屋舍，
蜿蜒的公路，一派安宁祥和的山居盛景。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数“一眼三县”
观景点。

也叫三县台，又叫王岭寨。
这个海拔近一千三百米的观景点，脚

下是浩瀚无边的绿森林。楼阁亭台，临崖
揽胜。布满青苔的石板路，古朴雅致的

“迎客轩”，每一处，都流淌着诗意。
站在这，能看到林场立体全景。风

来，万亩林海松涛起伏。
站在这，能看到张家界永定、慈利两

区县，看到怀化市沅陵县。
雨后初晴，雾霭漫起，天门洞近在咫

尺。面前云海如梦似幻。在这里观星空、
看日出，都是难觅的好去处。林场方圆二
十公里，步步皆景。

肖副场长说，我们区的林业局局长曾
说，建林场，就是要建人民的林场。要把
森林，真正办成人民的绿色福祉。

七

金色的奖牌，挂满了石长溪林场行政
办公室的墙壁。

石长溪林场，是“全国十佳林场”，
也是“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

采风返程时，已是下午四点。翻看手
机未读信息时，刷到正在巡山的市林业局
局长的朋友圈，一封严防森林火灾的全民
倡议书。一会儿，他妻女的朋友圈，也同
时转发了这份倡议。

这天，是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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